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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驻宁波领事报告（1853-1896年）”档案介绍（三）
田 力

宁波自古就是我国主要港口城市之一，早在宋代，
就出现了近代海关的雏型——市舶司。康熙二十四年
（1685），清政府在宁波设立浙海关，但乾隆二十二年
（1757）下诏除广州一口外，其它四口不准外国船舶前
来贸易，海关只征收本国民船贸易关税，即开始执行闭
关政策。直至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被迫与英国签订
《南京条约》，按照条约规定，宁波又重新开放。不过在
五口通商之后，对外贸易方式较之鸦片战争之前截然
不同，有了许多新变化。其中有一项就是在各国领事
监督下，由清朝海关依据条约规定予以执行。凡外国
船货通过清朝海关，每一环节，诸如报关、结关、货物检
查、估税、剥船过货等都有当事国的领事监督。这样做
的原因按照时任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璞鼎查的说法是

“只有领事们在一切关于中国关税事务上这样子经常
出面并预闻其事，才能保障帝国的税务，同时对于任何
新的未奉准的苛税，也可以借此防微杜渐”。但这实际
上损害了中国海关的主权。1861年，经总理衙门批
准，在宁波江北岸设立税务司，征收对外贸易税费，俗
称新关或洋关。根据规定，船只进入港口后，需要在四
十八小时之内将货单之类的文件呈交给本国领事。

到目前为止，有关宁波港在开埠后至1861年设立
新关期间的对外贸易史料一直付之阙如，即使是资料
丰富、记述全面、有170册之巨的《中国旧海关史料》也
只收集到浙海关自1861年 5月 22日开始的海关报
告。而在“美国驻宁波领事报告（1853-1896年）”中保
存的资料则填补了这方面的一些空白。这批资料即

“进出宁波港口美国船只统计表”，领事馆一般按季度
造表，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登记船只的基本信
息，如进出港日期、船型、船名、吨位、启运港、造船日
期、造船地点、所属地区、目的港、所有者、船长等，更重
要的是记录了每艘船只进出宁波口岸所装载的货物名
称、数量和价值。美国领事馆能记录下如此翔实细致
的信息，当然与鸦片战争后，领事参与监管海关活动密
切相关。这些珍贵资料对于研究中国近代海关史、浙
东地区的国内国际贸易、宁波乃至浙江省社会经济发
展的情况，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因为相关资料内容较多，受文章篇幅限制，仅举例
说明：

以1860年第二季度为例，该季度共有45艘美籍
船只进出港口。船只类型有双桅船、三桅船和小型货
船，总吨位3101吨。吨位在100吨以上的大船总共只
有5艘，均生产自美国纽约、缅因州等地，其中吨位最
高的船名叫C. E. Filtor, 有 449吨。其余40艘船
只，吨位在45至50之间，如“顺利”(Shun Li）号、“金运
来”（KinYuen Lai）号和“舟山”（chusan)号等，全部是在
宁波本地建造。五艘大船来自上海、广州黄埔和香港
等地，而在出港方面，Lucy E. Ashley号是开往上海
的，其余四艘均开往香港。小型货船全部都是从上海
来甬，又回到上海。可以看出，宁波和上海港际间的贸
易比较繁荣。不过曾任浙海关税务的司日意格认为宁
波在19世纪60年代“非常像是上海的郊区，上海从宁
波接收进口货物，又向宁波港发送它的出口产品”，宁
波港的优越性并没有体现。

入港货物方面，主要有：食糖、枣子、粉条、瓜子、坚
果、琼脂、鱼干、油、乌木、钉头铁、药物、烟草、织锦、棉
布、棉制品、斜纹布、铅、扇子、打火石、杂货等，总价值
97123美元。按照生产地又可分为土货和洋货两类，
食糖、枣、打火石、棉制品、斜纹布等是主要的入港货
物，后面三类商品是洋货。出港货物方面，主要有：木
材、豌豆、豆饼、药物、杂货、小麦、明矾、棉花、席子、纸
张、大黄、大米等，总价值56274美元。这其中，小麦、

1860年7月2日，美国驻宁波领事 C.W.Bradley致
美国国务卿Lewis Cass信件的附件之一，即：1860年第
二季度“进出宁波港口美国船只统计表”。

主要内容：每艘美国船只出入宁波港时，所载运货
物的名称、数量、价值、生产地点、制造地点、名称、数
量、价值和出港日期。

棉花和大米是大宗的出口商品，三种商品的出
口额合计大约4万美元。草席是宁波的特色
手工业品，原材料价格低廉，每担10文铜钱，
当编成草席后，每百张重两担，可售得7两
银。据说该产品胜过粤产，畅销欧美一带。

除了上述进出口货物之外，在其它季度的
统计表中，还包括了另外一些货物的名称，出
口类有茶叶、生丝、铜钱、绸缎、木炭、草帽、鱼
等，尤其是前两项商品，在当时出口数量颇
巨。如1860年第三季度宁波港共出口价值60
多万美元的茶叶和生丝，其中价值25350美元
的生丝被直接输送到日本长崎。进口类的主
要商品除了棉制品和斜纹布外，还有毛织品和
白细布。同样是在1860年第三季度，34艘入
港船只中，有21艘载运的主要货物是上述商
品，总价约12万美元。另外，还有窗玻璃、铅、
锡和染料等商品也是常见的进口洋货。

通读统计表就会有很多新的发现。比如
真正意义上的“外国贸易”在宁波港并不多，主
要是“沿海贸易”，即宁波港与上海、广州、厦门
等通商港口之间的贸易。举例说明，1860年6
月，双桅船Melita号从广州黄埔运送织锦、药
物、扇子等地方土特产品入宁波港，又从宁波
运小麦和药物去香港。实际上，有许多属于美
商的船只，载运的都是华商的土货，这其实有
违法之嫌，因为按照国际惯例，沿岸贸易权应
当属于本国，只有本国商人才享有这项权利。
但由于当时英、美商人使用的商船设备精良、
航行迅速，又配备精锐武器可以抵御海盗，而
且用外国商船载运，可以抵制清朝海关人员的
敲诈勒索，所以华商也乐意采取这种方式。
1861年之后，清政府对于洋船载运土货的沿
海贸易采取了默认的态度，洋商还获得了赋进
口半税的特权，这进一步刺激了外商船只在通
商口岸开展运输土货的业务，但同时也导致民
船贸易遭到严重打击。

如果我们将档案中所存“进出宁波港口美
国船只统计表”的所有内容进行系统的爬梳和
整理，就可以对于清末宁波港的对外贸易活动
有一个较为清晰全面的认识，藉此也可以进一
步深化中国近代通商口岸、海关史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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